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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山军伟

1942年，寇店镇寇店村的卫万宣才12岁。
70年过去了，12岁时经历的那段逃荒岁月仍深深
烙在他的记忆里。

难忘逃荒前的最后一顿饭

1942年，寇店村大旱，卫万宣家的33亩小麦
几乎绝收。

为了生存，当年7月底，卫万宣一家13人中
的8人在卫万宣三爷的带领下，踏上了前往陕西
省安康市石泉县的逃荒之路。因要照顾年幼的
儿女，卫万宣的母亲只好跟9岁的大女儿、7岁的
小女儿和4岁的小儿子留在家中。众人逃荒前，
因家中揭不开锅，卫万宣2岁的小妹被忍痛送人。

为筹足上路的盘缠，卫万宣的爷爷卖了17亩
地。7月底的一天清晨，准备逃荒的8口人在家吃
了最后一顿饭后，带着对前途的未知，步行前往
洛阳东站。

“逃荒前，我们吃的最后一顿饭是母亲用一
直没舍得吃的白面做的烙饼，饼很好吃，但大家
心里堵得慌，没吃多少。最后，饼被母亲塞到了
包里，我们带着上了路。”回忆起逃荒前的最后一
顿饭，卫万宣有些哽咽。

东站广场上，烙饼被人抢走了

当日中午，他们到达洛阳东站广场。广场上
到处都是逃荒的人，许多人因搭不上火车，活活
饿死在了广场上。

“苍蝇在死人身上飞也没人管，大家想的都
是赶快搭上火车。”卫万宣说。

由于身上带有盘缠，卫万宣的父亲买了几张
票。等候期间，众人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卫万
宣拿出早上未吃的烙饼准备填饱肚子，谁知刚掏
出来，几个人就冲过来把饼抢走了。抢到手后，
他们赶紧“呸呸”往饼上吐唾沫，卫万宣感觉恶
心，本来还准备夺回来，看到这样，只好放弃。

在挤扛不动的车厢内站了一路后，当天半
夜，他们到了陕西省西安市。天一亮，他们立刻
步行前往石泉县。

不管老人小孩，一天必须走35
公里山路

石泉县位于西安市西南方向，需要翻越秦岭才
能到达。虽然辛苦，但一想到到达石泉县就能靠双
手养活自己，不用再饿肚子了，众人就感到兴奋。

现实很快就露出了它残酷的一面，众人走的
是山里货商走出来的“官路”，每隔35公里才有一
家客栈，这意味着如果众人想在天黑前有个歇脚
的地方，一天必须要走35公里。

卫万宣一行中，上有70多岁的老人，下有2
岁还被抱在怀里的孩子，一天35公里的山路走得
何等艰辛可想而知。

尽管行路艰难，大家还是坚持了下来。9天
后，他们到达了石泉县。

“听我母亲说，那年村里没出去逃荒的，很多
都饿死了，我们一家还算幸运。”卫万宣说。

位于西安市中心的新城区，是住在西安
祖籍河南的人的聚居区，这里的老一辈绝大
多数是 20世纪 40年代逃荒到此的。西安火
车站以北的“道北”，到处可以看到两鬓斑白
的老人，他们用地道的河南乡音交谈着；路
边，河南烩面馆、清真羊肉汤馆不时出现，让
记者恍若置身河南。

由于种种原因，记者没有从当地派出所拿到
在陕河南人的官方数字。当地居民李根说，新城
区很多居民的祖籍都是河南。

在“道北”，有一个叫真理村的城中村，
之前这里叫豫扶村。豫代表河南，扶指的
是河南扶沟县，这个村因大部分人祖籍河

南，也被称为“河南村”。我们采访的对象，
多数居住在这个村子或其周边。

据受访老人回忆，当时河南大旱，庄稼绝收；
又值抗日战争关键时期，鬼子兵临城下，蒋介石

“以水代兵”，使黄河决堤，造成河南多处良田被
黄河淹没，百姓流离失所。紧接着是连续3年的
大旱，为了活下去，数百万河南人被迫背井离乡，
拖家带口，向着西安方向逃难。

为什么会选择西安？综合受访老人们的说
法，原因主要有二：其一，陕西和河南毗邻，此前
已有部分河南人定居该地，发生饥荒以后，不少
人去西安投靠亲人；其二，比起河南，当时的陕西
人不多，空余耕地较多，生存压力相对也较小。

在途中 斑斑血泪永难忘

没出去逃荒的
很多都饿死在家里了

□见习记者 张锐鑫/文 记者 李卫超/图

载着沉重的回忆，电影《一九四
二》今日上映。随着电影的播放，那
段鲜为人知的河南人逃荒到陕西的
历史逐渐浮出水面。在那场大饥荒
中，河南有300万人死亡，还有300万
人逃荒，逃荒者大部分去了陕西。

70年过去了，那些逃荒到西安的
河南人情况如何？昨日，带着一连串
疑问，记者搭乘火车，沿着当年的逃
荒路线来到西安，探访逃荒当事人和
其后代。

千里迢迢，千辛万苦，河南人到西安后多数
在火车站北侧定居下来，形成了如今的“道北”河
南人聚居区。

安定下来后，首先要解决居住问题。据周玉
喜介绍，早期的住所，是在地上挖个坑，坑四周支
上木架、砌上砖瓦，再在屋顶盖上茅草——这就
成了一个家。

为什么要在地上挖个坑？周玉喜说，这就是
河南人聪明的地方，在地上挖个坑，地上墙面就
可以少一部分，这样就节省了材料，减少了成本。

有了住所，就是解决吃饭问题了。据刘秀花
讲，当年的火车站附近，有个叫做大华纱厂的大
企业，最早的一批河南移民大部分被该厂吸纳
为纺织工人。此外，也有河南人在火车站当搬
运工，或是在当地富贵人家打散工。由于战乱

时期物价极不稳定，收入多是用面粉或烧饼结
算的，小麦面、豆面、棒子饼等成为当时的“通用
货币”。

那次逃荒造成多少伤害，从老人们伤感的
表情中便一目了然。在走访“道北”河南人聚
居区的过程中，一听到记者来自河南，希望了
解几十年前逃荒的经历，不少老人不愿再提，
还有一些老人在哽咽中回忆往事。

在真理村，一群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聚在一
起聊天。记者走去向其中一位老太太说明来
意后，她突然伤感地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摆手
说：“事情都过去了，不要再提了。”

虽然过去经历过痛苦，但他们对现状很满
足，对未来也很乐观。接受采访的老人，多数已
经儿孙满堂，在西安安度晚年。

定居异乡，勤劳河南人打拼新生活

家住真理村38号的周玉喜，其母陈秀荣今
年87岁高龄，祖籍周口市扶沟县，是最早逃荒至
西安的河南人之一。周玉喜从母亲口里听到不
少逃荒的故事，他也成为悲剧的间接见证人。据
他介绍，1942年前后，河南爆发特大水灾，母亲
陈秀荣家的农田绝产。当时仅十几岁的陈秀荣，
跟着父母，从周口出发，向西安方向逃荒。这一
走，就是大半个月。

今年80多岁的刘秀花祖籍河南平顶山，当
年，年仅十几岁的她，和哥哥坐在西行的马车
上，开始逃荒。过了两天两夜，他们在洛阳下
车，而后徒步走了好几天到达西安。

刘秀花清晰地记得，在马车上，车主问她

“饿不饿”。虽然饥肠辘辘，但胆小的她仍回答
“不饿”。可刘秀花面黄肌瘦的，怎么可能不
饿？见此，好心的车主给了她一个馒头。那个
馒头，是她这辈子吃过的最美味的食物。

逃荒的路是血泪之路。周玉喜转述他母亲
的回忆：“那一路，饿死、病死、出事故死亡的人
不计其数。有的人趴在火车顶，由于还要带铺
盖等，人群高出车顶不少，过隧道的时候，一些
人没意识到危险，连人带行李被隧道顶撞飞；有
的走累了，躺在铁轨上休息，睡得太沉，在睡梦
中被轧死；有的乞讨要不来吃的，饿死在了半
路；那些拖家带口的、老弱病残的人多数熬不
过长途跋涉……”

有人饿死有人病死，逃荒路上血泪交织

置身西安“道北”，恍若仍在河南

饿死的人中，是否有你的亲人？
逃荒的路上，他们又经历了哪些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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